
要做，就做到最好—專訪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校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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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任教於臺大土木系，現借調為雲林科技大學校長的楊永斌教授，

在結構專業領域上所受到的肯定與貢獻，相信土木人眾所周知，這一

次，杜風要帶領各位來閱讀楊校長較不為人知的成長、求學歷程，以

及他在協助推動臺灣工程教育認證上，所做出的努力。 

 

金門子弟 
談起過往回憶，楊永斌的眼神變得遼遠，目光中除了懷念，也帶有些

許感傷。「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在金門出生長大的，那時候金門還在打

仗，我們的生活過得非常清苦、貧困。」在楊永斌出生的年代，金門

依然是臺灣政府抵抗共產黨的最前線，除了為人所知的各場戰役之

外，每到奇數日，共產黨都會發射含有宣傳單的砲彈過來，而雙數

日，臺灣的國民政府軍則會發動反擊，就這樣，長達二十多年的時

間，金門都處於這般特殊的狀態之中。「那個時候金門的老百姓是沒

有收音機的，因為無線電只能做為軍事之用，而我家沒有冰箱、沒有

自來水，連電燈也是到我初中時才有。」楊永斌說，他身份證上的出

生日期其實比他實際的生日要晚了兩個多月，「這是因為當時金門沒

有診所，小孩都是在家裡生的，父母親往往都會在確認小孩真的可以

活下來之後，才會到村公所去登記。」在如今這個科技發達、經濟富

裕的社會中，一般人很難想像那樣的心情。 



童年點滴 
楊永斌的父親是農人，識字不多，全部所有僅是幾塊貧瘠的土地，可

以耕種的作物則主要是甘薯、花生、玉米和高粱，無論多麼辛苦地工

作，都難能求得一家溫飽，也因此，楊永斌的八位兄姊並非每人都能

擁有上學的機會。生活如此清貧，即便身為老么的楊永斌擁有上學的

特別權利，他仍然得幫助家裡的農事。「我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時，

家裡有頭騾子，牠是我的責任範圍，我每天都要餵牠吃草。」楊永斌

說，「所以每天放學之後，我就要拿著一個布袋一把鐮刀，上山去割

草來給騾子吃。」這頭騾子並非現代社會中的寵物，當然更沒有現成

的飼料可以來餵養，對一個才小學的孩子來說，上山去割滿一袋青

草，其實是非常艱苦的任務，「大人一下子就弄好了，但是我年紀這

麼小，往往要弄到太陽下山，天都黑了才能完成工作回家。」楊永斌

說，過程中如果肚子餓了，就把口袋裡的帶殼花生拿出來充飢，「家

裡一年到頭可以吃的東西就是帶殼花生，吃完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了。」 

而到了國中，楊永斌的責任區則是家裡的一塊菜田，每天下課後，他

都要幫這塊菜田澆水。「金門很少下雨，所以我們都要打井水，然後

再挑去澆菜。我經常為了要把那塊田給澆完，把井水都打光了，但因

為井是和鄰居共用的，所以鄰居就會到家裡去跟我爸爸媽媽抱怨，說

你們家小孩把井裡的水都用光，讓我們都沒水用了。」雖然不時會落

入這種做苦工還被抱怨的狀況中，但也因為打井水澆菜田的苦工，讓

楊永斌培養出強健的體魄，「雖然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大，但是要把那

塊田地整個澆完，大概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此外，楊永斌也驕傲

地說：「用轆轤打水變成我的專長。」 

慈母一句：「念不到第一名，那就不要念了」 
國小國中時期，每天放學後都還要幫忙家裡的農事，常常回到家時都

已經月上西樓，回家吃完飯後，楊永斌就靠在昏暗的油燈旁做功課，

「也只是做課本上的習題而已，做完就睡覺去了。」即便如此，當年

的楊永斌卻總是班上的第一名。對於這一點，楊永斌深深感念母親的

一席話。「因為我們家實在太窮了，上學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所以

我母親就跟我說了一句：『如果你沒有念到第一名的話，那就不要念

了！』」這句話對楊永斌的一生起了決定性的影響，雖然身為么兒的

他相對比較受到寵愛，但是在他心裡，他深深明白自己不能浪費這樣

一個機會，「我哥哥姊姊就沒有機會可以念書。」楊永斌清楚知道，

念書是他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也因為母親這一句話，養成了楊永斌

凡事認真對待的態度，「因為很想念書，也因為母親的那一句話，不



知不覺地就養成了認真的個性，每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徹底才行。」楊

永斌如是說。 

因為受到母親的影響太深太強了，楊永斌說，他對天下的母親有一句

話：「一個女人不一定能夠改變丈夫的命運，但她一定可以塑造孩子

的未來。」他說，雖然身為母親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她們所說

的每一句話，卻經常可以影響孩子的未來。「這句話可以提供給現代

的女性參考。」楊永斌說，現下的社會是富人社會，教育非常困難，

因此他非常慶幸自己來自一個貧窮的社會，正如俄羅斯的文豪高爾基

所說：「貧窮才是最好的大學。」楊永斌認為，這句話確確實實地應

證在他的人生經歷上。「我現在教育別人的小孩，最頭痛的就是他們

所處的富裕環境，讓我們很難進行教育，因為一來父母太過保護他

們，二來父母也不要求他們。」楊永斌說，在富裕的年代中，大部分

孩子都沒有感覺到環境的險惡、困苦以及未來的不可預測，說穿了就

是缺少危機感，「他們不覺得明天可能沒辦法繼續存在、明天可能沒

有飯吃，但是我有，我從小到大的成長歷程中就時時充滿了這樣的危

機感。」 

數學天份嶄露頭角 
民國五十八年，楊永斌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了金門高中。自小到大幾

乎沒考過第二名的楊永斌，進入高中依然維持著一貫的好成績，尤其

是他的數學能力之強，無論大大小小的考試，都鮮少低於九十五分。

然而，當年金門仍屬戰地，師資相當缺乏，大部分的老師都是軍隊中

的預備軍官調來支援，這時，另外一位影響楊永斌一生的人物也出現

了，那就是在金門高中擔任數學老師的李存鑫先生。「李老師是預

官，跟我們的年紀很接近，所以我們和他之間亦師亦友，常常在一塊

兒打球、聊天、談未來、說前途。」不過這位和學生打成一片的年輕

老師卻發現，無論他怎麼變化出題的方式，楊永斌依然可以考出九十

五分以上的成績，令他大感驚異。於是有一天，李存鑫老師把楊永斌

叫到一邊，跟他說：「楊永斌，你不要再混了。」楊永斌一頭霧水地

在心裡想：「我沒混啊，我很認真，而且表現得很好呀！」李老師繼

續說：「你再這樣混下去，一點前途都沒有，你要到臺灣去。」原來

李老師的意思是，待在金門不會有好的發展，以楊永斌的資質，應該

要到臺灣去求學才是正途。 

這一番話讓楊永斌大為震驚。當時他家中的經濟支柱是大哥，全家人

都靠大哥養活，所以凡事都由大哥作主。一聽到老師要楊永斌到臺灣

去唸書，即使家裡的狀況如此艱困，楊永斌的大哥還是毫不猶豫地就

答應了：「老師叫你去，你就去吧。」當時的楊永斌，對臺灣根本毫



無概念，於是便託人打聽，說是既然要到臺灣去，那就去台北，既然

要去台北，那就去唸最好的建國中學。「我那時候哪裡知道建國中學

是什麼地方！」就這樣，楊永斌參加了建中的插班考試。「當時建中

一年只收五個插班生，我是第四名進去的，大概也是因為數學考得很

好的關係。」楊永斌說。 

離家來到臺灣 
從金門到臺灣，楊永斌搭的是登陸艇。講起這段回憶，他不禁皺起眉

頭：「搭登陸艇是非常辛苦的事，整趟航程搖晃激烈，任誰都吐得一

乾二淨。」而在之後的數年間，楊永斌來來回回大概搭了超過二十趟

的登陸艇渡過黑水溝，風大浪高，整艘船的命運就交給洶湧的海水來

決定，這樣的經歷讓他一輩子難忘。「那種情況就很像越南難民在逃

難一樣，整個甲板上都是吐得亂七八糟，不管哪一回都一樣，髒七八

污，味道比廁所還糟糕。」而好不容易抵達臺灣後，楊永斌就和同鄉

一起搭最便宜的火車來到台北，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到火車，感到興

奮極了。 

然而，等在他面前的，卻是跌入深淵的猝不及防。在金門一向名列前

茅的楊永斌，完全不知到建中是個什麼樣的所在，在建中的第一個學

期，根據他的說法是：「我發現我美好的舊日子結束了。」課業完全

無法跟上的楊永斌，高二時的成績真正是滿江紅，科科都不及格，從

狀元落到如此境地，內心所受到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但當時的楊

永斌心想：「我怎麼可以無顏見江東父老？！」同時他也知道要靠自

己才能拯救自己，家裡的經濟狀況絕對無法再給他任何支援。在金門

從不知補習是怎麼一回事的楊永斌，到了建中才發現，下了課同學都

補習去了，只剩他一個人孤伶伶的，然而，就算知道了補習很重要，

他也無可奈何，因為實在拿不出補習的錢來，於是，楊永斌決定縮衣

節食，拿吃飯的錢到書局去買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的練習題來

做，而楊永斌的高中同學到今天還記得，當時每餐都看楊永斌只吃白

飯，「同學還記得我一餐吃五碗白飯配湯，我自己都不記得了。」楊

永斌說，「連一顆荷包蛋我也吃不起，高中兩年就是這樣過的。」然

而，辛苦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就因為楊永斌下定決心要力挽狂瀾，更

因為他知道不能輕易放棄，於是，持續自修做練習題，讓他的成績一

天天有了起色。到了高三下學期畢業的前夕，楊永斌的模擬考成績已

經進入全班前三名之譜了。 

進入臺大土木系 
也因為到了高三時的成績急起直追，楊永斌進入了臺大土木系。然

而，在他大二時，身為家裡經濟支柱的大哥卻因為腦癌過世了。從



此，楊永斌開始兼職做家教，不但能夠賺取足夠的生活費，並且還能

每個月寄兩千元回家貼補家用，此後，一直到他的父母過世，每個月

都定時寄錢回家這一件事從未稍停，談到此，楊永斌微笑地說，他的

父母親都相當長壽，父親九十二歲辭世，母親九十五歲辭世，兩人的

身體都非常健康，「因為貧窮，所以吃得很簡單，反而長壽。」他

說。 

考上了臺大土木系，楊永斌說，「從來沒有去想過什麼興趣不興趣

的，反正就是照著媽媽說的，不會唸就不要念了。」他說，對於這一

點他是很宿命論的，「但宿命論有它的好處，可以節省很多猶疑、選

擇、徘徊的時間，讓人可以用一個比較成熟的心態進入一個狀態，而

且說實在的，其實學問哪有說哪一門比較高明、哪一門比較有前途

的？」楊永斌深深相信，自己在學界多年的經歷可以應證，沒有哪一

個領域的前途就一定比較好，「到目前為止，我還是覺得念土木工程

最好。」他肯定地說。  

聊起大學生活，楊永斌提到，在他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有一個現在

所沒有的特色，那就是，工學院的學生經常跑去聽文學院的演講，並

且非常景仰們著作等身的文學院教授。「現在變成是文學院女生跑到

工學院來聽創業，這是很大的對比呀。你說高科技也好，創業也好，

這確實是時代的走向，但在比較有內涵的文化、文明這個部分，還是

由文學院來撐持的。可是整個時空變換，到了二十一世紀，整個人文

的力量大幅的沒落，這是很可惜的。」楊永斌感嘆地說。 

此外，勤讀專業以外的書籍，也是楊永斌從小到大養成的嗜好。「小

學割完給騾子吃的草之後，回家就在油燈下看三國演義、紅樓夢、水

滸傳這些中國古典文學，唯一的嗜好就是看這些，該看的都被我們看

光了。」他回憶地說。而即便是進入了大學，楊永斌也依然保有愛讀

書的好習慣，司馬遷、曾國藩、胡適、朱自清、余光中、錢穆，楊永

斌一個也沒漏掉，留學回國任教之後，他還記得圖書館的一位同仁曾

經驚嘆地對他說：「楊老師，您大學時候看的書真是多，在很多借書

卡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大學時代的楊永斌就是如此地求知若渴，什

麼都想要吸收，而反觀現在的年輕孩子，閱讀經典名著的已經越來越

少，「這也影響到他們的表達能力，不看書，很多前人的智慧和經

歷，你就無法就獲得借鏡，現在大部分孩子都在網路上玩遊戲而不去

讀書，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他更說，看書就是他的童年，雖然物

質上非常貧瘠，但在知識上卻從來不覺得匱乏。 



負笈美國康乃爾大學 
自臺大土木系畢業後，楊永斌先是去當兵，並在軍旅生活的空閒時刻

裡，認真地複習大學中所學的材料力學與結構理論，也因此通過了當

時錄取率非常低的臺大土木系研究所入學考試，以及公務員高等考

試，取得了結構技師證書。 

在研究所時期中，楊永斌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而出國留學則成為他

最大的夢想。 
為了能夠實現夢想，楊永斌以一貫的「要做，就要做到好」的態度，

對每一堂課全力以赴，在此之餘，更開始積極勤練英語。終於，機會

來敲門了，在茅聲燾教授的鼓勵下，楊永斌鼓起勇氣向受邀來臺大演

講的 William McGuire 教授表達自己希望前往康乃爾大學深造的想法，

當時英文不甚流暢的他，在茅聲燾教授的協助之下，好不容易才讓

McGuire 教授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這算是 McGuire 教授對我的第

一次面試，那我想我是相當失敗的。」然而，出乎楊永斌的意料之

外，不多久，他真的收到了來自康乃爾大學的信，通知錄取他進入博

士班，並且提供他研究獎學金。 

楊永斌來到康乃爾大學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 McGuire 教授的辦公

室，希望能在 McGuire 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當時說起英文還是七零

八落的他，深深感受到 McGuire 教授的耐心，而最後真的能成為

McGuire 教授的指導學生，更讓他驚喜不已。 

在康乃爾大學，楊永斌以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當時一本剛發表的博

士論文為基礎，完成了一個可用來求解對稱矩陣的單個或多個、不同

或相同特徵值的通用電腦程式，「這個特徵值計算程式的用途非常廣

泛，我在臺大的許多學生都使用我這個程式，來處理各種結構穩定性

和動力特性問題中的特徵值。 」楊永斌說。此外，他的博士論文則是

在研究如何處理鋼斷面的翹曲問題，以及薄壁斷面空間框架的非線性

行為，也因此，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期間，楊永斌打下了結構非線性力

學理論和分析的深厚基礎。 

而在獲得了博士學位後，楊永斌從來沒有考慮在留在美國工作，1984
年夏天，他帶著和妻子和兩個女兒舉家飛回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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